学习札记@中国新诗创作有两个人物不可小觑，对于大学问家的评论，同学，你怎么看？                                                
钱多群、温儒敏、吴福辉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提到：“闻一多与郭沫若一样，有这无羁的自由精神与想象力，他们共同使新诗……飞腾起想象的翅膀，获得浓烈、繁富的诗的形象；而闻一多又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解放了的新诗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之中。”你认同这些大学问家的看法吗？为什么？
我赞同大学问家的看法，但也有自己的见解。

首先，我十分赞同郭沫若闻一多的诗歌都有无羁自由精神，但我认为他们对自由的追逐有不一样的地方。郭沫若的诗从行文上来看字里行间流露着无羁自由精神，尤其是语气词，感叹句的运用。在他的的诗歌中我看到了他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每一句都像是对自由，对摆脱就思想，追求解放的呐喊，体现了五四运动对当时青年人的影响，给了他们奋发向上，为自由拼搏的力量。而闻一多对自由的追逐多表现在语言中，在每句诗句的蕴含情感之中，不是那么的直接，更加注重的是诗人本身的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的使用抒情的感叹句，回环咏诵的方式，以优美或豪放的语言表达心中的情感，例如：“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让我体会到诗人的豪情壮志，想要带领世人走向自由、民主的急切心情。

其次，他们对于诗歌创作的想象特点也是不同的。郭沫若的诗从大片翻腾的白云，想象到壮丽的北冰洋和充满力量的太平洋等等意象，运用了排比的手法，十分浩大。他的诗歌更多的是联系生活中的事物，将想要表达的情感寄予现实与想象之景中，给人无穷联想。而闻一多的诗想象奇特，整首诗围绕红烛这一个意象，通过想象自己与红烛的对话，运用拟人的手法，描绘出红烛的矛盾，流泪伤心，责任与使命。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对红烛的赞颂，以及诗人从红烛身上找到的人生方向。

两位诗人都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倡导的新诗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站在地球上放号》与《红烛》中都有明显的体现，郭沫若的诗完全打破传统诗的形式，每句字数有多有少，感叹词，语气词较多，表达更加的直接，充分体现出郭沫若是一位倾向于浪漫主义风格特色的诗人。而闻一多的诗结构整齐，形式统一，音节和谐，有情感的“收回”，诗歌的押韵，有节奏感，前后相呼应，这些都是符合中国古诗的规范的。最为明显的是，他在《红烛》的开头，运用李商隐《无题》中的名句作为引子，体现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化是不可摒弃的”这一观点的认同。同时，他的诗歌运用大量回环咏诵的手法，抒情的感叹词来体现新诗的特点。因此他的诗歌并没有完全打破传统诗的形式，反而让现代白话文诗歌更有古典韵味且朗朗上口。大学问家说的“以更大的艺术力量”，让人看到经过理性收束的新诗，无论是情感表达，抑或是形式结构都有人类思维发展的印迹：由感性到理性，有依据，自成一体的，去教文化的新诗创造的方法。这种推动新诗发展的“克制”难道不是一种“更大的艺术力量”吗？所以我很赞同“闻一多以更大的艺术力量将解放了的新诗诗神收回到诗的规范中”。

我很欣赏三位大学问家对郭沫若，闻一多的诗歌的解读与看法，但在对自由和想象特点上的观点有不一样的见解。
                                             高一年级  陈鑫怡
